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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心里颇不宁静，遂决定去家附近的通远
门城楼喝茶。

毕竟是茶，可以清心。
清晨，走在街头，阵阵凉风拂面，这样的天气，令

人心生安静，仿佛更加适合一个人的光阴。
通远门位于渝中区七星岗。旧时，它是重庆通往

成都唯一的陆地城门，因为通向远方故名“通远”。而
今，岁月苍茫，重庆交通早已阡陌纵横，四通八达，通
远，便似乎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一段历史的背影。

顺着金汤街，沿着山城步道上行，一路爬坡上坎，
走走停停，仿佛从最喧闹的红尘，走进最静寂的梵地，
要不了一盏茶的工夫，便走上了通远门城楼。通远门
城楼的墙基，几乎是由一整块石头砌成，古朴而沧
桑。城墙下有青铜的塑像，不过是几个身着铠甲戎装
的攻城的士兵，和一个执剑骑马的将军。他们，仿佛
从泛黄的书页里走出来，虽然永远定格在攻城的刹
那，却依旧带着当年的血雨腥风，生离死别。

城墙中间，一大片黄葛浓荫的掩映之下，便是俊
逸的通远楼。两层高的小楼房，飞檐翘角，雕梁画栋，
楼外是烟火人家，红尘市井。楼下的空地中零星地摆
放着竹制的桌椅，茶楼大姐系着围裙，忙碌地来来去
去，一边招呼着客人，一边烧着茶水，清简与宁静之中
自有几分鲜活的人间烟火气。

见有人入店，大姐风一样地迎来。左手一只暖水
瓶，右手一只青花盖碗。因为是常客，大姐无需多问，
便直接为我泡上了一杯茉莉花茶。

对于茶，我向来不挑剔，浓的酽的苦的烫的均
好。尤其在通远门这种地方，盖碗里最为廉价的茉莉
花茶或老荫茶便最相宜。

老茶劲道，方能承载那一段刀枪剑戟的历史。或
者说，那些铁马冰戈、战火纷飞、凌云壮志都融进了一
盏茶里。茶，并不饱腹，亦无需用来解渴，有时候，我
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只是一段空余的时光和一盏茶的
空间。

手中开水倾注，茶香四溢，盖碗里焖上片刻，再揭
开盖子，撮着唇小心翼翼地吹开浮在水面上的花与
茶。冲沏头遍的粗茶，味道往往不好，有种轻浮的时
光的风尘味，像是久远的历

史，浮出水面，总得先掸去面上的尘灰。
于是轻轻地呷一口，让那些百年流转的风尘在嘴

里打着滚儿，在舌尖上释放着他应有的温度与味道。
仿佛一双手，轻轻叩击我的七窍，如同打开历史之门，
亦如同叩开尘封已久的心门。

通远门，建于明洪武初年，三面临水，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因为兵家必争，便注定历尽沧桑。南宋末
年，蒙古攻汉。蒙哥所率蒙军兵分三路侵蜀，重庆民
众抵死相争，终至蒙哥战死钓鱼城。18年后，忽必烈
强攻重庆，虽然终破城门，然守城将军张珏以身殉职，
血溅通远门，英雄虽死，浩气长存。从此，通远门便多
了些劲道与风骨。

怀想间，杯中茶已喝去大半，大姐风一样地飘来，
笑盈盈地为我添上第二杯水。那些洁白的茉莉花便
仿佛获得了新的生命，在茶水中打着转。粗茶的第二
次冲沏，当属味道最正的一次，此时风尘味已尽数洗
净，汤色渐亮，茶与花开始相互交融，焖上片刻，再喝，
只觉茶的苦与花的香甜，从口腔直奔脑门，再从鼻腔
悠然而去，如同一场悄无声息的黑白电影。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在我心底，3000
年重庆史，就像簇拥着通远门的数条巷陌步道，蜿蜒
曲折中总有一颗或两颗旧时星辰，散落其中，照亮岁
月的苍穹。

不觉中，茶楼的大姐，已来倒上第三杯水。我不
禁转头问大姐：“这茶楼的生意，可还好？”大姐笑声朗
朗：“说啥好与不好，无非是过日子呗。”此时，已是早
上八九点钟，城墙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耳畔鸟语
与蝉鸣混杂交替，亦有穿着叫鞋一路跌跌撞撞走来的
孩子。想必，城门楼下的各种早餐铺子也该开门营业
了吧。

酒不过三巡，茶已至三杯。微笑着，起身离开，倏
忽之间，只觉齿颊留香，天地清朗，而远方的紫荆，亦
悄然绽放。

（作者单位：重庆市电力行业协会）

一夜春雨，淅淅沥沥。春雨从冬雪的峰岭，越过季节
的门槛，姗姗来到山清水秀的武陵山区，点缀着盎然的春
意。初春时节，我踏着软绵绵的春风，迎着点点滴滴的春
雨，到林海细心听雨，雨丝展开无穷的诗意，任人的思绪
驰骋。

出石柱县城三公里，探向回龙山中的三教寺，这座建
于明弘治八年，融儒、道、佛三教于一体的奇特古刹，透出
浓浓的古味。踏着泥泞山径来到龙河渡口，春水像一条
翡翠玉带，缠绕着崇山峻岭。龙河两岸，农舍依稀，回龙
古寨一排排依崖而建的土家吊脚楼，掩映在桃红李白中。

渡过龙河，穿过高大的秦良玉陵园牌坊，拾级而上，
进入回龙山古林。一路春雨飘飘，雨点夹着花季和山林
所特有的泥土清芳迎面扑来，令人心旷神怡。回龙山古
木蓊郁，飞红叠翠，是一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秦良玉
陵园、三教寺等古迹坐落其间。进入云海，松林披云，危
崖挂雾，时聚时散，或浓或淡的雨烟，把蜿蜒如龙的回龙
山包裹着。山林透出一股清雅之气，使人感受到进入一
个身无杂尘、淡泊名利的佛门禅境。嵌于千峰湿绿和无
数楸蕨之中的明代古刹三教寺，沐浴在春雨中，显得情调
高古。

三教寺历经数百年沧桑，物换星移、陈迹历历。古寺
四周的山居农家，庭院深锁，农人一大早下地春耕去了。

几声鸡叫，把人的思绪从遥远的忧思中拉回现实。一位姓
彭的老大爷招呼我们进入三教寺三清殿躲雨，我和几位文
友执意站在雨脚中，任春雨洗去尘污，让春雨净化心灵，从
雨脚中捞回一种清闲，从汩汩流动的山溪中捞回一种返璞
归真的清新。品味着三教寺的古韵，发幽古之思情。山林
中听雨，要全身心地投入，心无杂念，才能听到春雨的脚步
声。在春雨中追思怀古，能感受到时光飘逸、岁月久远；能
感受到社会发展向前的推动力量。追寻着三教寺过去辉
煌岁月的影子，明末抗清女英雄秦良玉主持重修的三教寺
藏经楼、大雄宝殿等梵宫琼楼，现在香火钟声早已断，人去
楼空，山形依旧，只剩下寺庙的残垣古墙和三清殿“鹫”

“岭”两个巨字，为民国时期县内蚂蝗寺清洁和尚题书，高
4.27米，宽3米，为巴蜀丛林遗墨之冠。

透过红尘的雨烟，眼前的雨意，沉甸甸的湿绿，曲折
的回龙山被春雨洗得如诗如画。蓬蓬松松的蕨叶荒草,
覆盖着秦良玉陵墓，雨珠从它们上面滴落下来，像是凭
吊这位 300 多年前的明代古人所流下的眼泪，透出时过
境迁的荒凉景象。展开历史长卷，当年，清军大举入关，
危及大明江山，偏居西南土家苗岭的石柱女土司秦良
玉，以民族国家为重，自筹军饷，自剪蜀锦征袍，于明天
启、崇祯年间率“白杆兵”（因石柱土兵擅用白木杆带铁
钩环的长矛武器而得名）万里赴京勤王，立下赫赫战功，

受到明熹宗和崇祯皇帝嘉奖。明熹宗御赐“忠义可嘉”
匾额，授夫人诰命，进二品服褒扬其功。崇祯三年，永
平、遵化等四城失守，秦良玉奉诏出家财济饷，驻兵北京
宣武门外，后与清军激战，收复永平等四城，解了京师之
危。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召见平台，赐蟒袍玉带并御笔四
章表其战功，发出了“蜀锦征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
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的感叹。南明
隆武政权，赐秦良玉“太子太保总镇关防”铜印，并加封

“太子太保忠贞侯”。秦良玉丰功战绩，载入《明史》，成
为名震朝野的民族女英雄。

雨下得很悠闲，时而飘洒如珍珠，时而串为雨帘，时
而飘起蒙蒙细雨……听风听雨过清明，听雨是一种雅致；
一种享受；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寄托！山林中听雨，远离
凡尘的喧嚣，是万籁与山雨的和谐共鸣。听春雨的清鲜
之声、花蕾放苞的声音、竹笋破土拔节的声音……在山林
中滴滴答答响起，合奏出一曲动人的原野交响曲，融进心
田，如置身禅宫净土，心里浸着宁静与清新之气，春雨涤
荡着人生的污秽尘埃。

春雨贵如油，听着春雨润物，看着眼前跳动的雨珠，
我分明看到的是土家山寨田野，秋后黄灿灿飘着泥土芳
香的粮食……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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